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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川端康成的《雪国》被日本评论家青野季吉誉为“精纯的珠玉之作”，它

继承了日本文学幽玄妖艳的美学传统，从岛村“都市逃离者”的同视角出发，通过模糊淡化的时空、飘

渺的人物身份和空虚的思想三个角度构造了一个只属于《雪国》的虚无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作者充分表

达了他所追求的“虚无”的概念。但这种“虚无”并非作者全部的价值取向，川端康成不断与他人分别

的少时经历，使得他又从“都市向往者”的同视角出发，通过文中女性角色驹子对自我意志的期望和叶

子的价值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这种“虚无”主义，展现了女性反抗附属价值的力量和作为独立个

体的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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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wabata Yasunari’s Snow Country, a representative of Japan’s New Sensualism, is praised by 
Japanese critic Kiyoshi Aono as a “pure pearl work”. It inherits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same perspective as Shimamura’s “urban escapist”, it constructs a nothing-
ness world that belongs only to Snow Country from three aspects: fuzzy space-time, vague charac-
ters and vacuous ideas. In this world, the author fully expresses the concept of “nothingness” that 
he pursues. However, this “nothingness” is not the author’s total value orientation. Kawabata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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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ari’s youth experience of constantly being separated from others makes him deconstruct this 
“nothingness” to a certain extent through the expectation of self-volition of the female character 
Kozi and the choice of the value of Yezi from the same perspective as an “urban aspirant”, and 
shows the power of women to resist the value of others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a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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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为日本文坛带来了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幼年时深受日本古典

文学影响的川端康成，在经历新感觉时期和意识流小说时期的成长与模仿后，摆脱了新感觉派追求新奇

描写和意识流小说杂乱无章的桎梏，在追求古典文学传统美的同时，开始运用创造性的意识流方法进行

写作。1934 年 5 月，36 岁的川端康成第一次去到新泻县上越的汤泽温泉，此后四年间，他曾三次前往此

地，并在此创作了《雪国》，他构造了男主人公精神深处犹如《桃花源记》一般的虚无世界，又通过女

主人公自我意志的觉醒解构了男主人公构造的虚无世界，以此展现作者在《雪国》中对女性反抗意识的

肯定。 

2. 对《雪国》虚无世界的构造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从人物的角度出发，将小说的叙事视角分为三类：上帝视角、

同视角和外视角。“上帝视角”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者所掌握的信息和线索要远多于小说人物；

“同视角”是一种有限的视角，叙述者只掌握小说某一人物的信息和线索；“外视角”则是一种客观冷

漠的视角，它不介入小说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展，只描写所见所闻，但并不加以评价。川端康成的《雪

国》就属于“同视角”小说，即“叙述者 = 小说某一人物”。在文本中，作者从男主人公岛村的同视角

出发，叙述了他在这个远离战火的雪国的见闻，其中着重描写了他与一位叫驹子的艺伎的情感纠葛，与

自小就生活在雪国的驹子不同，岛村带着现代性视角介入这片未经雕琢的纯白之地，将在都市中无处施

展的对艺术和文学的迷恋转嫁于这里，雪国不仅是岛村出行旅游的一站，更是他情感寄托的场所，在放

浪却真实的纨绔和纯洁而虚无的游戏中，岛村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雪国在时间与空间上给岛村带来的

割裂感，成为他逃脱东京的不竭动力。从这一同视角来描写，直接展现了岛村作为“都市逃亡者”的追

求的核心——虚无，川端康成从时空、人物和思想三个方面构造的雪国，便成为了他虚无世界的载体。 
1) 时空的虚无 
在时间上，热拉尔·热奈特指出，“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叙事的时间和被讲述的事情的

时间”[1]。“叙事的时间”也就是文本现实写作的时间，《雪国》的文本时间是从 1935 年到 1948 年，

“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就是故事所处的时间，但《雪国》中的故事时间却未写明，除了代表近代工业

文明的火车、电话和西洋舞蹈等意象，并无其他指示，读者既可以将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等同，又可以

将它前移或后延，川端康成通过这种写作方法达到了模糊时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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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地域上，新泻县上越的汤泽温泉是《雪国》灵感的来源，川端康成在这里大量采风，所写所

绘都以这个北国之地为起点。“天空里淡淡的晚霞，将山的轮廓勾成一圈深蓝色。月色已不那么白，只

是淡淡的，却也没有冬夜那种清寒的意态。”“远山的红叶，颜色日渐黯淡。因了这场初雪，竟又变得

光鲜而富有生气。杉林覆盖了一层薄雪，一棵棵立在雪地上格外分明，峭愣愣地指向天空”[2]。这些景

色风物的描写除了极具新感觉派的美感外，还带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缥缈，它纯粹无垢，犹如新生的生命，

完全符合岛村从都市逃离后的精神需求。“雪”意象的使用，从环境上暗示了整个故事短暂且迅速消亡

的虚无特质，在潜意识里淡化了读者对故事时空的探索，转而将他们的注意力凝聚在主人公身上。 
艺术是一种逼真的幻觉，川端康成通过模糊时间、淡化空间的写作方式，将人类无所依存的情感逐

渐放大，在战火纷飞的日本构造出了《雪国》如世外桃源般的时空：一个终年被大雪所覆盖的地方，它

隔绝于世，永远只有一列火车通向它，是梦乡，也是永远无法碰触的虚无之地。 
2) 人物的虚无 
川端康成对时空的模糊和淡化为《雪国》构造的虚无世界提供了舞台，除舞台之外，他从岛村的“同

视角”出发，在有限范围内，对自己情感展现的主角的现实身份也进行了弱化。 
1937 年底，日本新舞剧场准备上演《雪国》，其中剧本作者寺崎浩和驹子的扮演者花柳章太郎曾亲

自到汤泽温泉去见识当地的风物并试图寻找“驹子”的原型，乘兴而去，却败兴而归，虽然川端康成曾

说驹子存在原型，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确定哪一位就是“驹子”，哪里就是“驹子”所住的那个养蚕的房

间。 
除了驹子，在《作家论：三岛由纪夫文学评论杰作选》中记录的川端康成和中村光夫的对话，也直

接指出叶子本身即为虚构，她并没有什么可追溯的原型，而是一种虚无美的化身，她是驹子所追求的生

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至于岛村，作为《雪国》中的主要男性角色，川端康成反而没有将自己全部放置在这一形象中。“《雪

国》中的故事和感情之类，也是想象多于实际。特别是驹子的感情，实际上就是我的感情。我想，我只

是想通过她向读者倾诉而已”[2]。川端康成数次与亲人死别的经历，令岛村这一人物无法承担他的情感

寄托，岛村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在被模糊了时空界限的名为雪国的舞台上机械表演，他所能展现

的，只有对人物和事物的无所谓、逃避和不求甚解。 
人物的塑造需服务于小说世界的构架，在川端康成笔下，驹子原型的无可寻觅、叶子角色的虚构和

岛村灵魂的虚空，共同构建了《雪国》虚无世界一部分。 
3) 思想的虚无 
在思想上，川端康成深受佛教影响，主张进行自我修行以获得内心的安宁，而日本战败后，他的思

想也从宁静转向绝望，他见证了国家维新的硕果毁于一夕，目睹了这个国家几乎灭亡的过程，他的脚步

终于离开了现实，同孤寂飘零的灵魂一起，在虚空中飘荡，这个社会对他仿佛不再拥有任何意义，所以

川端康成在《山茶花》中指出国家的战败令他感到自己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仿佛消亡了。消亡意味着无

所依，身体上没有归属，灵魂上没有寄托，亡国末世之民的观念强烈冲击着他的内心，虚无之感便油然

而生，对已经远去的日本古典文学的追求，加深了作者对虚无思想的推崇。这位极具东方传统虚无思想

的作家[3]，将自己的这种思想赋予岛村，一切终将消散，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然后再从岛村的“同视角”

出发构造了《雪国》飘渺而虚无的世界。 
在《雪国》中，岛村这个从东京都市逃离而来的人，对自己的人生认识总是盲目又不切实际的，他

曾以传统舞蹈家自居，却又被西方舞蹈吸引，他从未真正欣赏过这种西洋艺术，却又要大谈特谈自己的

想法，在被新文明迅速冲击的东京，为了不被时代遗弃，他迫切地寻求自我认证，却又无一成功。川端

康成让岛村代表了自己的那些无能、消极、颓废与虚空。所以，当从东京逃离来到雪国的岛村，遇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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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伎的驹子时，看到她在做着那些热爱生活的事时，就会泼上一盆冷水表示否定。驹子认真细心地写

日记，他的回答总是“完全是一种徒劳嘛”，驹子开心地对他谈论起电影与戏剧，他也总是会对对方生

出一种“哀怜”来，认为她的努力会像自己的人生一样成为一场空。岛村的这些思想成为构造《雪国》

虚无世界的重要成分，他否定的不仅是驹子这个行为，还有这种行为背后所表达的向往，驹子的憧憬在

岛村眼中已经变成了一种淳朴的绝望和天真的梦想。 

3. 对《雪国》虚无世界的解构 

“只有通过虚无去消解这种存在，才能在存在的缝隙里发现世界的意义与价值”[4]。作者在利用时

空、人物和思想构造整个虚无世界时，也在用驹子和叶子的语言、行为去解构它，用以展现与虚无相反

的精神内核。 
1) 驹子的“自我意志”对虚无的解构 
与“都市逃离者”岛村相对的，文本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同视角”，就是“都市向往者”驹子。岛

村作为文本的“叙事者”之一，虽然可以对文本所叙的人物和事件做出主观的感情反应和道德评价，但

却没有办法了解除他以外的人物心理发展轨迹，川端康成让读者获得完整信息的方法是将“同视角”从

岛村身上转移到驹子身上，通过岛村和驹子的对话中驹子的主动表述来完成人物的塑造，从而解构《雪

国》的虚无世界。“你每天记日记吗？”“嗯，看旧日记很有趣，一个不漏全都写在上头。”“写不写

感想呢？”“不会写感想，只是记下题目和作者，还有书里出现的人物的名字，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

[2]。这种塑造令驹子的形象不再局限于一个艺伎，它附加了许多令人物思想更为真实的价值，驹子的记

述也许并不见得多有深度，但是在这些叙述中，我们却能大致勾勒出她的形象，一个身处风尘却又拥有

纯洁心灵的少女，那些于岛村看来的徒劳之事，正是她反抗这虚无世界的表现。 
虽然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数次提到“虚无”，数次借岛村之口提出“一切都是徒劳”，但深究小

说就会发现，说出这些话的岛村并非是故事的主角，而是作者需要从他的视角来衬托驹子，驹子承担的

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对一切事都持无谓态度的岛村相比，驹子对生活的态度显得如此

虔诚。人必须在虚无中才能造就自我意志，虚无就是人生的起点，正因为有了岛村这样认为一切都是徒

劳的认知，才有了驹子对生活的认真与执着，“那阵子手头钱不富裕，自己买不起日记本，只好花两三

分钱来买一本杂记本，然后用规尺画上细格，也许是铅笔削得很尖，画出来的线整齐美观极了。”“我

从十六岁起就把读过的小说一一做了笔记，因此杂记本已经有十册之多”[5]。通过驹子与岛村的对话，

与岛村逃避一切的虚无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而驹子所做的，远不只是解构，还有创造，创造出少女纯洁

忙碌的世界，即便身处虚无之中，她也有着自我世界的圆满追求。驹子身上的美，不仅仅有作为艺伎的

官能上的美，还有她反抗虚无人生的美，这样的美，是人的一种本能的需求，是人性光辉的体现。驹子

献出过一切，但不曾献出灵魂，从岛村身边跑向坠楼的叶子的瞬间，就是她对自己和岛村关系的放弃，

是她打破岛村的虚无世界、对自我意志的再一次呼唤。 
2) 叶子的“价值选择”对虚无的解构 
作者曾亲口指出“叶子”角色的虚构，可这种虚构的过程和结果却并非缥缈不实。川端康成孤寂的

学生时代曾遇到过一个少年，“我在这次的爱情中获得了温暖、纯净和拯救。清野甚至让我想到他不是

这个尘世间的少年。从那以后到我五十岁位置，我不曾再和这样纯情的爱相遇”[2]。少年经历使川端康

成即使在虚无的世界里，也要创作出带有热烈底色的角色，《雪国》中纯净而美丽的叶子最终走向死亡，

是打破岛村编织的美梦、解构虚无、回归现实、获得自我意志的必然选择，也是作者利用艺术救赎自己

的具象。 
叶子首次出现的场景是岛村逃离东京、去往雪国的列车上，岛村从车窗中第一次见到了她。“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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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映出姑娘的一只眼睛，异常美丽。”岛村通过车窗来看她，这一媒介的使用使得岛村抽离出现实，

叶子对他来说，明明近在眼前，却又仿佛远在天边，在那种朦胧的、遥远镜像的隔离下，叶子拥有如梦

似幻一般的美丽。对叶子的描写是虚无的，但《雪国》最后的结局却是叶子从被大火烧毁的竹楼中一跃

而下，她的生不知来处，如此缥缈，但她由生走向死的每一步却如此真实，这种真实最后通过驹子的绝

望来彻底表现，驹子抱着她，犹如抱着自己的牺牲与罪孽。这一刻，驹子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岛村，叶子

是与驹子世俗欲望相对的另一面，驹子将她视作想要追求的另一个自己，是她的镜像，是她第二世界的

无瑕与纯粹。当叶子在一片雪白的火光中纵身一跃时，就如同镜子从内里裂开，驹子在这一刻抓住了自

己破碎灵魂里最纯洁的一片，完成了从虚无到现实的落地，《雪国》构造的虚无世界也被彻底打破。只

有这一刻的死，才有此后的生，死亡并非世界的终点，生与死是美的两个不同侧面。川端康成将叶子的

死设置为一场盛大且炫目的表演，在所有人的目送中，她像一只蝴蝶，从烈火中坠落，“岛村总是觉得

她没有死，他只是感到，叶子的内部生命已经发生了异变，迅速转型了。”这种转型，就是生的另一种

形式，是叶子“价值选择”的最终结果，川端康成在以叶子的死亡来引导人们离开表象而回归到自我世

界的本质——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4. 结语 

川端康成的《雪国》，并不是在一个时间段集中完成的作品，而是一个从战争发起到战败收尾的过

程中完成的作品，死亡与动荡充斥了作者整个创作阶段，作家的敏锐和细腻令他生出无尽的悲哀，所以

他通过模糊的时间、淡化的空间、飘渺的人物身份和空虚的思想构造了一个能表达自我的虚无世界，可

川端康成灵魂中残留的对生活的眷恋，又令他无法完全放逐自我，他要借驹子寻求的自我意志和叶子所

做的价值选择对这个虚无世界进行解构，用以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 
“虚无”一经解构，岛村“一切都是徒劳”的思想也就遭到了瓦解，而作为第二“同视角”的驹子

所象征的作者川端康成真正的价值取向，反映在作者身上，就是一种从虚无中挣脱，回归于现实的自救；

反映在文本人物身上，就是让像驹子一样的女性脱离附属者的定义，重新具备参与社会秩序制定的权力。 
川端康成少失怙恃，其后祖父母又相继病故，被称为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孤独寂寞的一生，

充分展现了人无法对抗命运的悲哀。他在无数次的死别中寻找自救的方式，《雪国》就是这场自救的结

果。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柔弱引起了孑然一身的川端康成的强烈共鸣，他将驹子的女性视角作为自己情

感和价值表达的主要“同视角”，在书中虚无与徒劳的表色下，蕴含的是人类对抗命运的微弱而旺盛的

精神，是女性反抗附属价值的力量和作为独立个体的意识觉醒。正如尼采所说，“把毁灭人生的力量纳

入肯定人生的轨道”[6]。川端康成以驹子为中心，岛村是她世俗的向往，叶子是她灵魂的留恋，当驹子

从世俗的身边跑过，奔向在焰色中毁灭的灵魂时，她就完成了生命的变形与转化，寻求到了自我的存在，

在刹那的死亡中永恒地歌颂了生命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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